
第二学期的采煤概论课由班主任李子安老师兼主讲老

师。李老师当年 45岁上下。面目慈善，性不喜张，一切都稳着

来，给全班同学一种“泰山崩于前，我也不慌不躁”的感觉。

微机应用的计算机课由韩耀军老师讲授。主要是

DEBASE计算机设计语言学习。当时学习的机型是DJS-130

小型机。凡进计算机房的人，都要加穿上鞋套。这门课的期末考

试，是要求每个学生用所学的计算机语言，编制一个程序，打印

出来一张韩老师下发的某煤矿某年某月生产计划统计表。

哲学课老师是颜健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我特爱听

他的课。他每每提到“大同社会”的概念，这曾一度引导我课

后研究过这个词的起源，还有模有样地思考过人类社会的未

来。他是任课老师队伍里最年长的一位，50岁左右，脸色红

润，精神矍铄，双目炯炯，讲开了课，就很少再低下头去翻看

他的备课讲义。一切“竹节”全在胸。他凭借满腹经纶，悄然驯

服了还自认命运不济、还“自傲清高”、还“活在自我小世界

里”的我。颜健先生让我在这所中专学校里，目睹到了大师学

者的风范，接受到了深闳的哲学启蒙。

赵建萍老师教过我们第一学期的英语。

读中学时，我手中有一本薄冰主编的《英语语法》，这本

书从头到尾，我像精读课本一样，通读了好几回。来到秦皇岛

煤校，理所当然地，我偏爱上英语课。赵建萍老师发现了我对

英语科的喜爱，她屡次鼓励我加大业余英语的学习。在她的

鼓励下，我每学期都安排出来一部分时间，自学完了两个版

本的大学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材。毕业后，在我一边工作一

边自学英语的过程中，赵建萍老师又在前后几年长的时间

里，给了精神孤立的我以持续的鼓励和学习教材等方面的具

体支持。白塔岭新校才开始使用后，基础课还在老校区进行。

赵老师天天要坐班车往返于市区与上庄坨两地。她也开始了

英语专业的升级考试。我们师生二人，孜孜矻矻，都跋涉在各

自的英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道路上。

通过赵老师，我看到了诞生于上庄坨煤校的师生情谊，

飞越过秦皇岛煤校的校墙后得以赓续数年的传奇。

政治经济学课，由王留芳老师教我们班。他同时还身兼

计统 841班班主任。他的老家是河南省，大学毕业后分配来

秦皇岛煤校当老师。这门课，包括有大量的定义概念和数学

计算，对之我很感兴趣。王留芳老师讲得深入浅出。

统计学原理这一门专业主课由范学勤老师讲授。统计学

与数学是一对孪生姊妹学问。没有好的数学基础，要深度研究

统计学这门学问，很难。两者的交集处是抽样样本的概率论。

体育课由陈连起老师任教。他的背略有些驼。夏天上他

的课，一是田径项目，二是游泳池学习游泳。冬天的体育课，

一是打篮球，二是去大石河上面，穿上带着长冰刀的速滑鞋，

学习滑冰。

说到游泳课，我必须说一下山西的田继锋同学。在浅水

区，他将身子和头一下子全浸没水里，双臂叭啦叭啦就是一

阵子轮击水面，过了约摸有半分钟，急慌地在水里复起上半

身，立稳，用手一抹脸，吐一口嘴里的水，睁眼一看，妈呀，一

点儿没往前游动，还在原地啊。再来，如是这番反复……我们

几个同学在旁边哈哈大笑田继锋他这只“旱鸭子”。后来，田

继锋同学也学会了游泳，毕业考试 50米游泳，他也及格了。

体育课上还有一个记忆，是男生跳鞍马，不是横向跳，是要纵

向跳。陈连起老师在给我们打气，鼓励大家按照技术指导，大

胆地尝试。因为太高太长，好多同学没有鼓起来再尝试的信

心。犹豫了一下后，我举手，大声说：“我来！”接着，我退后十

多米远，闭目，气沉丹田，睁眼，集中浑身力量凝于脚板上，在

触到木头助跳板的刹那，我飞身一跃，倾胸向鞍马，两手一倒

腾手，身体从鞍马首端凭借飞行惯性“移”来鞍马的末端，嗖，

一下子，我跳下了鞍马，稳稳落地！前后不到一分钟。身后传

来陈连起老师和同学们的吆喝声和鼓掌声。

滑冰，对于全体同学几乎都是头一次接触，学会了后真

是乐在其中，以至于借了滑冰鞋后都不想归还回去，一得空，

就跑去校外的大石河上，在厚厚的冰面上迎风起舞。

1986年 7月毕业季，同学们都纷纷告别离校了，我等书

信里事先约好时间来秦的、济南的张学友和魏连堂二位高中

同学，他们暑期里要去东北佳木斯和哈尔滨自费考察，我便

晚走了几日，这也导致我成为了当年最后一个离开煤校的毕

业生。我先陪两位高中老同学去北戴河玩了一天，晚上，住在

白塔岭新校区的招待房间里。当时，我从上庄坨煤校办公室

办理了一张证明信，写明三人入住一晚。而在前台出面接待

我们仨人的，正是背略显驼点儿的陈连起老师。他是我毕业

离校前，见过的最后一位任课老师。次日，临走前，我特意来

到接待处，与陈连起老师互道珍重与祝愿，我向陈老师鞠了

个躬后，与他握手告别了。

教我们语文课的讲师是王庆瑄老师。

从中学起，我就喜欢上作文课。上这种课的心境是自我

绽放，上其他课的心境则绝然地不同，只是一味儿地接纳与

理悟。

我的作文，记得有两回被王庆瑄老师肯定过。

一次，是在第一学期，作文题目我忘了，作文的末了，我

写道：“……我知道了我的未来，是可以再从头来创造的。秦

皇岛煤校只是我人生的一角战场。眼光放远，我相信在我未

来的人生路上，还会有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等待着我去

经历，去写，去记。”

王老师点评说这篇作文结尾写得好，有味道，是 24号，

郝先述同学写的。

还有一次期末语文考试，其中的作文题目叫《笔》，是说

明文。我曾在图书阅览室里专门查阅过关于笔的文章。结果，

这次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作文最高分。这让我看到了课外泛

读的必要性。从此，我一有了时间，便会跑进学校的图书阅览

室阅读。

我们的书法课也是王老师负责讲授。在写字方面，王老

师告诫过我，不会走就跑，是不行的，写字得有耐心。毕业后，

好多同学更是成为了毛笔书法的爱好者。

王老师当年还是《秦皇岛日报》的通讯员。他写过关于煤

校后山树林里候鸟变化与当地气候变化的比较关系的文章。

在那个年代，他关注着环境，着实令我佩服。

在学校阅览室南侧，是一间小阶梯教室。在这里，我们听

过王庆瑄老师几次公开演讲。他出口，总是妙语成章。

比如，他说：“男人多爱抽烟，好不好？让我说，抽烟伤肺。

不抽烟呢，伤心。是个男人，你就自己掂量着办。”再比如，他

说：“说我们时下的穿着，从中山装“进化”到了西服，在解放

了脖子后，又给脖子捆上了一条锁链。这叫什么解放？又给我

们的脖子带来何样的自由？”他说到“锁链”时，用手一扯他脖

子上的领带。听众大笑。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

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

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这里，我把

这首南宋辛弃疾写的赠叶衡的词《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

相》，赠送给所有教过与未教过我们的煤校老师们。

1985年暑假，我留在学校，起居都在计统 842班的教室

里。这期间，我读了好多文学作品。那时候，我记的日记，用中

文，也用蹩脚的英语。毕业后，写工作日记这一习惯，竟然伴

随了我四十年。

上庄坨学习生活开启后，我喜欢上了独处。独处时段里，

我心头上也是一个问题摞着一个问题。比如：

礼拜天或周六下午，我会蛰居在图书馆一角，捧一本刊

物，读上半天。经常围绕着某一句吸引住我的话，思忖得忘记

了时间。在这里，我读过《中国的大趋势》《中国青年 China

Youth》《青年文摘》《青年时代》《黄金时代》《环球》《法律与生

活》《自学》《中等数学》《数学通报》等。

在午间阳光下，我常一个人行在大石河边，琢磨一河床

鹅卵石的履历。想每个人是不是也得像这些鹅卵石一样，一

生得滚过多少坎坷和痛苦，才会磨砺得圆滑若斯。

每天下晚自习前，我要写下当天的日记，甚得每天思想

介于幼稚与成熟间徘徊变迁之可爱模样儿。日记里我是一个

真实的自己。

不时地，我会窜进学校后山的树林中，仗树闭目，独享一

树林的鸟鸣清脆，心融自然，如入无我无人之境。

独处的表现，除了上煤矿计划统计专业规定的全部课

程，每天我都挤出时间，涉猎大学英语教材。

还有，登古长城，爬响山之巅，与护林老人夜话……我怀

揣着一个个像是天问一样的大小成堆的问题，慢步行走或者

奔跑于我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荒野上，开心与苦闷兼得，臧

否迭进，乐不思蜀。

5、半壁店的秋晨

1985年暮秋里的一个礼拜天。

早晨六点。

我醒来，悄然起床，穿衣，轻带上门，步出宿舍。身后的七

个室友，龚旭阳，刘曌（原名大斗），田继锋，李子玺，王金良，

丁杰，王秀斌（可惜他毕业工作十几年后，英年早逝。他曾经

于 2007年左右来山东潍坊往山西大同贩鱼，我开车拉他一

行三人跑至山东诸城水产品批发市场。后话详说之），还浸在

梦乡中。

校园里，于这时辰，除了几起鸟声，人影无几，一切都似

在表达任我信意漫步之意。

不一会儿，走至学校后勤处，于一片松林里，几个老师正

在晨练火遍全国的太极拳。我们计统 842班的班主任高启老

师也在其中。缓缓音乐里，他们起身，抱球，下蹲，马步，推手，

转身。他瞅见了我，示我以微笑，旋又招手喊我去和他一起临

模太极拳。我双手抱拳，笑着拒绝了。

高老师续练他的拳，我则续走我的路。

我走在一个人各相宜的秋晨里。

顺了校园主路两侧高直的松树向南，我径直走出了学校

大门。左拐，向东，迈过了校东墙外的小铁路，过了那座不长

的小石头桥，沿那条南北方向的秦（市）青（龙）公路，我一个

人往北独步而去。

秦（市）青（龙）公路中央是沥青路，两边是土路，总宽有

十米左右。往南，它通抵秦皇岛市区。往北，它一头扎进燕山

支脉的深怀。在一个礼拜天，我曾和同喜远足的王国善同学

一起往北边更远处走过，所遇见的村庄长得都像上庄坨村一

样。各家的门楼盖得都要高出鹅卵石头的院墙一大截。这一

地区的农村里，我没看见有寺庙抑或宗祠，而各村民风依旧

淳朴厚道。村地都不算多，也沾不上肥沃的边儿，这里属山区

地，故也不得见一马平川的豪迈广阔。我却是很感慨这一方

水土养活了这一方人了。人地和谐，即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地里长石头的环境也不可怕。

我琢磨着，走着。不觉间，来到了一块陡立的大石壁面

前。我驻足观看，又上前抚摸这块巨大石壁的一角。棕褐色的

高耸的如斧削般的石壁上，有三个描红的石刻大字：半壁店。

这是上庄坨村北边的一个邻居小村。

陡直的石壁北侧，是一漫的大土坡。我弓身登上了大土

坡后，一大片开阔的庄稼地兀地一下子呈现在我眼前。地里

只剩了玉米秸秆，玉米的茭穗，已经被村民收获归仓了。一层

薄薄的秋霜，弄白了枯萎的秸秆上边的叶子。眼前这一地的秸

秆，如一个个毫无生机的人，东倒西歪，木然地杵在那儿，不知

道自己的明天是啥在哪儿的感觉。这满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

各个角落的具体问题，具体的疑惑。半壁店的这块空下来的、

不热闹的、村人没干利索农活儿的土地，也是有问题的。

站在这高坡上西看，隔了弯曲的秦（市）青（龙）公路与笔

直的秦（市）石（岭）小铁路，卧着的，便是我们秦皇岛煤校的校

园了。除我外，还有谁站过这里，远看过我们的校园么？尽收眼

底，一目了然，全局在胸……等等这样的词语，只要你人站到

这里，它们都会主动地从你心里接连蹦出来，堆满一地。

披了一身霜衣的我们的煤校校园呢，静寂中慵懒着，不

语里蠕动着，像一个才要醒来的睡人。田野里秋晨的寒凉，令

我打了个寒战。我想起来昨天收到老家父母寄给我的过冬衣

物和一小袋子生花生。子寒父母知，岂论什么万山重阻呢。这

便是人间亲情之在呢。

该添加衣服的 1985年的冬天，就要来到了。

看罢四周的状况，我决计按原路返回去。回程中，有几只

小鸟打我头顶上方叽喳地飞过。鸟儿们掠过的天空里，看不

见一丝它们曾经飞过的旧痕。这像不像是我们人类的生活

呀。我们每个人在这大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留下了什么样的

可寻查迹痕呢？

校园里打太极拳的老师们都已经散去，没有了起舞的身

影与徐缓的音乐。他们的晨练收了官。树上的鸟儿已醒来，啾

啾喳喳叽叽，它们的交响乐，在树林枝杪间酝酿诞生着。

我轻轻推开宿舍的门。屋内，室友们依旧睡得正酣。

昨晚，他们玩牌快到了凌晨一点钟。睡梦中的他们，不知

道我已讨得一个独步半壁店的秋晨。

6、来一次快问快答又如何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吧。由在阅读这篇

煤校琐忆拙文的你，说出来计统 842班任何一位同学的姓

名，看我，你的老同学，马上能关联回忆起来的是什么。

好吧？

好，我准备好了，你开始报同学们的姓名吧。

你说：龚旭阳。

我答：随和。牙白。脸不是很白。有涵养。朴素。微胖。

第二任班长兼体育委员。舍友。石家庄人。毕业后，一直未得

见。入学后曾见过其慈祥母亲。早年有信件。1997-1999年

间，从山西沁源县一月一往返山东坊子，每回经过石家庄，我

就会想起他。乒乓、排、篮球好。

（下同，但为了阅读方便，省略掉“你说”“我答”这四个反

复重复的字。）

下边，咱们接着来。你接着报同学们的姓名来吧。

王金良：常笑着说话。脸上有酒窝。在校外桥头饭店蒙我

人生第一次喝白酒的同学。舍友。同桌。会打长拳。曾经的

月光下的武友。在兖州一起坐倒骑驴。去过他家，在兖州六和

公司路南边。数学课代表。兖州人。入学时见过其魁梧父亲。

去过他工作的洗煤厂。认识刘明旺他的中学同学在坊子煤矿

机电科。电联正常。篮球好。

王秀斌：他姥爷从小教他练习武术。身柔机敏。走路带点

外八字，好左右晃荡。曾经的月光下的武友。舍友。山西繁峙

人。我帮助他从山东诸城贩海鱼至大同。住过潍坊党校附近

酒店，边吃晚饭边与我下手切磋武术，吓了服务员一大跳。很

遗憾他过早地走了。安息！秀斌兄弟！

田继锋：美男。钢笔字好。声音磁性，稍带沙哑。舍友。爱

唱歌。号召同学们二十年后相会在长城的同学。富激情。心

持大爱。向豪爽。山西晋城人。说当地话时好说叠字，如火火，

炕炕，饭饭啥的。网上交流频繁。入学时见过其慈祥父亲。大

孝子。摄影与文学爱好者。乒乓球好。

刘大斗：新潮。改名曌。穿过一套奶白色西服，全校唯一。

举办嗑瓜子比赛，发奖，曾记得一个同学前门牙嗑瓜子嗑坏

了，与我说得不偿失。舍友。山西味儿的普通话重。一说方言

于我便是外语。山西晋城人。毕业后曾几次电话过。脸白。走

路时晃肩膀。乒乓球好。

丁杰：朴实。个子不高。床临着门口。舍友。一脸真诚。

父亲是校长。张家口人。我的兄弟。毕业后失联，至今无音。

兄弟，你现在哪儿？

李子玺：宿舍门边拉小提琴。字写得极好。个子高。脸不

算很黑。牙特白。文艺修养高。谦虚不躁。舍友。辽宁营口

人。疑问：高考前啥时学会拉小提琴的？太棒了，这是真功夫。

辽东半岛好兄长。盘锦晤面多次。去过他办公室多回。说话

语调中速。电话频繁。乒乓、排球好。

王洪波：字超好。身体略显单薄。留小胡子。中分头。东

北口音。辽宁抚顺人。一起玩球。毕业后失联。乒乓、排、篮

球好。

纪延庆：峻的脸卷的发。校服套在他身上，哈哈太大。班

体育委员。山东宁阳人。在兖州、泰安、潍坊见过面。女儿在

潍坊上学的学校我代他去过。时打电话“骚扰”我。爱种树。乒

乓、排、篮球好。

赵敏：长跑耐力比我还差哈，体育课上最勇敢长跑的同

学。戴眼镜。脸白。发型美。厚唇。字好。山西轩岗人。毕

业后失联至今。

张延祺：字好。性稳。思深。赠我相册。细心。学跳舞。帅

哥俊男。班学习委员。山东汶上人。要好兄长和要好同学，属

“男闺蜜”。网上交流多且频。泰安、济宁均晤过面。电联正常。

彭业廷：脸宽。背头。国字脸。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让我尝

到肥城“巨桃”的同学。字特好。第一任班长。班上心智成熟

早的同学之一。热情。做事有章法。稳健。认真。山东肥城

人。兄在北京CCTV军事频道。肥城、泰安、潍坊几次晤面。

电联正常。乒乓、排、篮球好。

孟范义：个高。毕业前与我谈过对调分配单位，我没允，

他很伤感。同游山海关、孟姜女庙。山东历城人。后知其回村了。

甚为之遗憾。江北水寒鸭先知，煤矿关停先自地方煤矿开始的。

臧圣俭：诗人。啊大海，里边全都是水啊！这是他说的。

最具文才与诗心的同学。富激情。最青春。留校。再分至兖

州。山东兖州人。兖州、泰安相聚多次。

刘生权：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一直这样从容与逍遥。

乐天派王子。辽宁阜新人。毕业后失联。乒乓、排球好。

吕传锋：方脸。细心。认真。有两颗大前门牙，我记得。

学习成绩好。女嫁传锋同学者，几辈子修来的福！山西祁县

人。毕业后无联系。早年走到昔阳，想起传锋君，可无联系方

式。唉！排、篮球好。

史占庭：真东北爷儿们。干脆。字好。话不多。篮球打

得好。下水游泳，像条鱼。辽宁北票人。我曾与李子玺、占庭

三兄弟齐聚盘锦，我喝吐了，子玺喝哭了，他不吐也不哭，光

笑。乒乓、排、篮球好。

李兴岱：高个。脸有酒窝。随时都适合拉出来当个搞笑

救场的演员。自带喜感。山东金乡人。曾在肥城矿务局、泰

安二地晤面。曾经的月光下的武友。腿长胳膊长的家伙。乒

乓、排、篮球好。

覃春富：离家乡最远的同学，单程要走七天？！浓眉大

眼。说话慢。个高。肤白。立志要上大学（很倔，与我雷同呵）。

哇，敢吃蛇肉哇，忒吓人，病菌不钻进脑袋去？！广西象州人。

我帮其于北京采购教材。考出了研究生。后得鼻癌。后情不

详。毕业后未得晤面。失联至今。乒乓、排、篮球好。

姜万德：帅哥。爽朗。敢爱的人。和我老家诸由观镇离

得最近的烟台老乡。体育五项全能超棒。给班集体挣分最多

的同学。山东蓬莱人。毕业后失散多年。2022年我找公安

朋友“网上搜到”，得入计统 842班同学群。毕业后至今未得

机晤面。电话过多次。乒乓、排、篮球好。

扬曼：歌曲唱得好且多。男中音。敢爱的人。字体独特。

聪明。功课门门优。湖北洪湖人。前几年湖北水灾时单独网

聊过。视频中见他如我一样发大福了。乒乓、排、篮球好。

（图中这条路是秦皇岛煤校男女学生们每天往返教室和宿舍
的必经之路。是毕业生们离校时最后走过的路。）

（1985年，笔者边上秦皇岛煤校计统专业课边寻找材料自学
英语。图为笔者当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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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大石河的水，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未完待续)

（1004宿舍舍友合影。后排左起王金良、 曌李子玺、刘 、龚旭
阳；前排左起丁杰、王秀斌、田继锋、郝先述）

（接 229期）

（2025年位于秦皇岛市抚宁区上庄坨村的秦皇岛煤校旧址
和半壁店村的谷歌地图。）

（1984-1986年间，
秦皇岛煤校教室内掀盖式带倾斜面的学生学习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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